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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谈笑间，“灰”飞“烟”灭
“禁烧”迎回久违蓝天，为秸秆找出路仍需进一步破题

文/片 本报记者 刘红杰 邢振宇

关 注 变 化 中 的 城 市

连日来，济南出现了薄雾天气，令人欣慰的是———

薄雾和烧秸秆无关。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济

南的蓝天白云给人留下了好印象。中秋节当天，甚至创

出十年来“气质”最好的单日纪录。

回想三年之前的泉城，每到秋季，空气质量面临的

最大挑战就是因焚烧秸秆造成的“狼烟围城”。经过相

关部门的不懈努力，如今已是“灰飞烟灭”。“狼烟”会不

会卷土重来？这在人们心中仍是个问号。

飞机多次改降

禁烧开始动真格的

2007年9月26日的“狼烟”进

城，被业内人士称为“9·26”事件，

这一天着实让省城蒙羞，不过也

正式拉开了对“狼烟”宣战的序

幕。

说起三年前的那一幕，济南

市环保局生态处副处长李晓东

仍记忆犹新：“（2007年9月）26日

晚上半夜，我的电话响了，通知

出去检查。出去一看吓了一跳，

到处都在点火冒烟。当时机制不
成熟，对禁烧秸秆的宣传也不到

位，老百姓不大听。”

2008年之前，济南的秋天似

乎总和“狼烟”形影相随，济南遥

墙国际机场深受其害。2001年9

月27日，济南东郊烟雾弥漫，遥

墙机场的两架航班无法正常降

落，只好分别改降到南京机场和

临沂机场。

2004年9月27日，又是“狼

烟”惹祸，先后有5架次飞机从遥

墙机场改在青岛流亭机场落地。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2007

年9月26日，从下午4时直到晚上

10时，本报热线连续接到上百个

电话，都是询问为何突然间到处

是呛人的焦煳味。街上的行人被

呛得睁不开眼，无奈戴上了口

罩。济南绕城高速郭店和邢村路

口封闭，就连山东建筑大学图书

馆的防火警报器都响了。这一

天，济南再次发生了飞机被迫改

降的事情。

业内人士将这一天称为“9·

26”事件，这一事件着实让济南

市“灰头土脸”。自当月23日起，

济南市的空气污染指数连续在

全国47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

在全省17市，只有济南属污染状
况，其他城市空气质量状况都是

优良。

“那时，已经到了非禁不可

的地步了。9月27日，济南市就召

开了秸秆禁烧工作紧急会议。会

上，张建国市长与县(市)区政府

签订了《农作物秸秆禁烧工作责

任状》。并以此为契机，专门下文

正式对‘狼烟’宣战。”

从那之后，李晓东的工作就
再也没和秸秆分开过，每天开

会、写简报、写材料，可以说写得

最多的字就是秸秆。“以前也禁

烧秸秆，但力度没这么大，只是

巡查，查到了批评教育一下也就
完了。从那以后，开始动真格的

了。”

办事处主任被撤

没人敢再不上心

一名村民想试一下禁烧是

否管得严，就在自家院子中点了

一堆树叶。结果，不一会儿，就有

三拨禁烧的工作人员赶来。

为了禁烧秸秆，市环保部门

和农业部门做了有效分工，环保

部门负责禁烧，农业部门负责综
合利用，一堵一疏，力争将“狼

烟”彻底消灭。

李晓东对此有一个非常清

醒的认识，“秸秆禁烧不是目的，

实际上是一种倒逼机制，逼着各
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想办法从根
本上解决烧秸秆的问题。”

自从宣战以来，“秸秆禁烧”

就绝不是一句空话。李晓东记

得，2008年，长清的玉米收得早，

着了几把火。当时，市环保局局
长张利正在韩国考察，专门从国

外发来指示，“立即写材料向张

建国市长汇报。”

李晓东不敢怠慢，材料写好

立即上交，张建国市长在简报上

签字，结果，长清一个办事处主

任被撤了职。此举敲山震虎，在

全市产生巨大反响。“从上到下，

从‘一把手’到工作人员，没有人

敢对禁烧不上心。”

“不着一把火，不冒一股烟”

“确保国家卫星遥感零监测”，这

是济南市秸秆禁烧的两个目标。

为此，参加秸秆禁烧的工作人员要
24小时巡查，做到全覆盖、无缝隙、

全方位，连节假日和周末都不休

息。有人开玩笑说，为了禁烧，环保

局的人“连家都不要了”。即便如

此，人手还是不够，公安、交通部门

的人都来支援了。

这个中秋节，市环境监察支

队的曹洪吉没能和家人团聚，他

和同事们一起忙碌在禁烧一线。

“晚上7时40分，巡查完了回到驻

地，大家一块儿过中秋，吃完饭

再接着巡查。”

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直流传在

禁烧一线：一名村民想试一下禁烧

是否管得严，就在自家院子中点了

一堆树叶。结果，不一会儿，就有三
拨禁烧的工作人员赶来。

对于秸秆禁烧，一些老百姓

并不能真正理解。“前几天，我去
平阴县平阴镇巡查，那里的百姓

不愿意了，找我理论，‘都是一样
的地，就隔一条线，人家那边让
烧，怎么我们就不能烧’。我只能

告诉他们，那边已经出了济南辖
区，不属于我的管辖范围，他们

又问了，‘凭什么就济南管得

严？’”曹洪吉对此有口难言。

政府管得严，老百姓不敢
烧，但他们心里有怨气，就采取
了另类对策：把秸秆到处乱堆乱

放，有的还扔进河道里，在河道

里腐烂发酵，造成了新的污染，

这让李晓东很头疼。

烧还是不烧

农民心中有笔账

如果要求农民自行雇车把

秸秆送到收购点，农民肯定要算

油钱、工钱和卖秸秆的钱是否划

算。如果不划算，他就不愿费这

个劲儿。

10月15日，记者走访了历城

区几个乡镇，到处都是农民秋种

忙碌的身影。正在地里忙秋收的

农民张利说：“政府不让烧，每亩

地补贴20元，现在秸秆成宝了，

每斤卖到5分了。”

张利的说法代表了一部分

农民的想法，但不是全部。“一亩

地大约产4000到6000斤秸秆，每

斤三五分钱，能卖一两百元，但

需要农民自己雇车送到收购点。

农民肯定要算油钱、工钱和卖秸

秆的钱是否划算。如果不划算，

他就不愿费这个劲儿。”济南市

农机办主任张文亮说。

在遥墙一奶牛养殖场打工
的金庆玉告诉记者，政府经常宣

传秸秆焚烧的危害和秸秆还田

的好处。“秸秆粉碎后投入地里

能顶一茬粪，如果烧了还破坏土

壤不发苗。”不过，金庆玉认为，

农民烧不烧秸秆，关键看“有没

有账算”。“政府给补贴，秸秆卖

了能挣钱，大家当然不烧。但如

果费时、费力、费钱，一旦政府不
管了，大家还是烧。”

“秸秆烧还是不烧，农民各

有账算。”历城区农机局副局长

张长华说，农民也知道焚烧秸秆

不好，但他们还是会看是否对自

己有利。“现在不少农村青壮劳

力外出打工，甚至有些家庭全家

外出，在秋收时只有几天时间回

家，打一天工能挣七八十元，用

收割机一亩也就六七十元，政府

还补贴20元，这样一算账，他们

就知道还是不烧划算。”

在历城区遥墙农牧业科技

开发公司，三个非常大的青贮窖

池里堆满了粉碎好的玉米秸秆，

奶牛正悠然自得地吃着青贮秸

秆。

历城区畜牧局副局长赵书

利给记者算了笔账，这儿有近千

头奶牛，每头奶牛一年可吃掉秸

秆两万斤，千头奶牛就可消耗掉

两千万斤，按每亩玉米产秸秆
4000斤计算，光是这儿的奶牛就
可吃掉5000亩地的秸秆。像这样
的养殖规模，光是遥墙街办就有
8个，养殖奶牛1万多头，整个遥

墙街办种植的秸秆都不够青贮

需要，还要“吃掉”附近几个街

办、乡镇的部分玉米秸秆。“秸秆

抢手，价钱高，农民自然就不会

烧了。”

谁都知道“疏”的好处和重

要性，但“疏”却不是那么容易做

到的，农业部门为此大伤脑筋。

张文亮说，为了做好秸秆综合利

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不惜
重金。

“2008年，市里拿了1500万

元资金，2009年和今年，各拿了
1200万元资金，我们还向省里争

取了2100万元资金，对重点区域

秸秆综合利用进行政策扶持，如

机场周边、高速公路两侧、市区

周边。凡是机械化还田的每亩补

贴20元，县市区进行资金配套。

2009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到88%，预计今年可达90%。”

这样的成效让张文亮心里

很敞亮，却也有一丝担忧。张文

亮坦承，政府的补贴并不能抵扣

老百姓的秸秆还田成本，这是个

别百姓抵触禁烧的原因。“用大

型玉米联合收割机实行秸秆还

田的成本是每亩70元。先掰玉

米，再用秸秆粉碎机还田的，每

亩成本35元。”无奈，政府补贴并

不能惠及所有农民。

变“要我禁烧”

为“我要禁烧”

不让农民烧秸秆了，政府部

门就有责任给地里的秸秆找出

路。禁烧只能禁一时，最有效的

办法还是加大力度解决秸秆综

合利用问题。

张文亮很清楚，政府年年花

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确实是

下了很大决心，但长此下去不是
办法，还是要从根本上找到秸秆

综合利用的良策。

“不让农民烧秸秆了，政府

部门有责任给地里的秸秆找出

路。”历城区畜牧局局长王方东

表示。

从全国来看，“禁烧令”发布

以后，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已经
取得较好效果，但是今年一些地

方秋收期间秸秆焚烧又死灰复
燃。因此，禁烧只能禁一时，最有

效的办法还是加大力度解决秸

秆综合利用问题。

济南市目前的秸秆综合利

用主要还是秸秆还田。“秸秆还

田有好处也有弊端，这是每一项
技术都无法回避的客观规律。”

历城区农机局副局长张长华指

出，秸秆还田后农民旋耕比较

浅，长期下去会导致秸秆棚架、

不密实，容易出现小麦冻害等，

也不利于有机质形成。因此，在

推广秸秆还田的同时，也要宣传

推广深耕，至少三年深耕一次，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秸秆还田的

长效。否则，粮食产量下降，秸秆

焚烧就会反弹。

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

让其有利可图。张文亮说，“在市
场经济中，真正让老百姓有利可

图，靠政府的补贴是不够的，这

只能起个引导作用，关键是靠产
业拉动。”

“目前，我们的秸秆综合利

用经济效益低、深加工不够，下
一步还要向多层次、深度加工发

展。培养企业做秸秆压块、反应

堆、板材等，现在已经有40多家

这样的企业，但规模都太小。我

们发现，外省市有的用秸秆压块

代替煤做燃料，我们计划与济南

的发电厂或周边发电厂联系，培

育这样的企业。只有产业做大，

百姓有利可图，才会真正转变观

念，变‘要我禁烧’为‘我要禁

烧’。”张文亮说。

令张文亮欣喜的是，农民的

观念正在逐步转变。“购买一台

玉米联合收割机大概11万—14

万元，国家补贴30%，今年济南农

民买了将近700台。这意味着更

多的百姓自愿选择了秸秆还

田。”

在遥墙农牧业科技开发公司，粉碎好的玉米秸秆直接被用来喂奶牛。


